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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曾一度蔓
延神州大地，但疫情的雾霾并不能遮挡
住春天的脚步，春天仍是如约而至，山河
无恙，春暖花开。

曾经被疫情挡在小区里的人们，在
疫情基本被控制，小区大门开启的时
候，人们便像开闸的洪流，一下子涌了
出来。

已是人间四月天。阳光明媚，入
身如沐，风儿温和，拂面如酥。趁着春
色初染，先到美丽的小河边去看看。
四月初的淇河，碧蓝如镜，清澈如洗。
河岸已现勃勃生机。梅花在初春时节
里，还灿烂地开着。一丛丛的黄色的
迎春花，攀附在河崖上，迎风招展。河
畔青芜出，堤上柳色新。河边的小草，
已从一片片干枯的乱草丛中钻了出
来，绿芽尖尖，河岸的柳已吐出细细的
小叶子，细得像美人的眉。成群的野
鸭在河中凫水，或掠水嬉戏，或潜水觅
食，偶鸣唧唧。

不知不觉到了仲春。仲春时节，暖
阳、惠风、细雨，把万物调理的舒舒展展，
鲜鲜亮亮。山青了，树绿了，大地被染成

了绿色。熬过冬季的石楠等冬青类的树
种，像变色龙似的，叶子由暗绿变成浅
绿，亮的发光，亮的流油。

各类应季的花，在这个春天的都市
里，都一齐出来凑热闹。五岩山上，果花
飘香。沟壑之中，到处都是樱桃，漫山坡
上，到处都是杏林。樱桃红、杏儿黄的时
候，采摘者云集，景色也更加迷人。鹤鸣
湖畔，桃花正开，芳华烁烁。湖中飞舟荡
碧波，岸上桃花香袭人。往时的臭水湖，
经过这些年加大上游城市污水的治理，
已变得清澈见底，成为旅游胜地。湖畔
已建成的大面积绿色采摘基地，正在为
扶贫工作助力。

在这山花烂漫、春韵如歌的旷野里，
随处可见爱意浓浓的有情人，或登山观
秀，或临水沐风。

“春眠不觉晓。”春梦难醒，醒来便是
莺乱语。灵性的候鸟，清晨即起，饮清
露，出扶苏，“嘤其鸣矣，求其友声。”勤奋
的小蜜蜂，咬定花魂，排空驭气，窜枝飞
花，采着花的精髓。

城中已是花海横流。鹤壁小城极具
特色，路宽，树多，水渠多，公园多。小渠

道像一道道美丽的风景线，不断给城市
输送着新鲜的血液。一座座绿化精致的
街心小公园，像一片片肺叶过滤着城市
的空气。花开时节，兴鹤大街两侧绿化
带中的紫荆花先开了，开得满街粉红。
无数小公园里的榆叶梅、美人梅开了，楚
楚若仙子。接下来便是满城开放的樱
花，气势恢宏，美丽壮观。最繁华的是华
夏南路，十里长街十里花，被称为中国最
美樱花大道。四月初樱花节开幕，数万
樱花次第开，整个华夏南路成了五彩缤
纷的世界。那粉中透白的樱花，开得亮
眼，红中透黄的樱花，开得暖心，黄中透
青的樱花，开得清雅，还有那极红的碧桃
花、深红的贴梗海棠花夹杂其间，比尽人
间花色。

鹤壁的樱花虽然很美，但仍有“养在
深闺人未识”的味道。曾感慨：“鹤壁樱
花开满城，仲春时节最宜品，近处赏花当
可意，何必赏樱到日本？”

今年的樱花节期间，受疫情的影
响，减了不少赏花的游客。花开为何？
怎奈空闹一场花事？美丽的樱花，绝有
自赏之天质，有谁会说孤芳自赏不是

美？花开正浓时，清明过后，又下了一
场鹅毛大雪。正下雪时出来看樱花，花
枝压得拖到了地面，花朵上压满了厚厚
的雪坨，虽有些无情的味道，但仍遮不
住花的美韵。有些熟透了的花，便被雪
片打落，散落在雪地上，就好像雪地上
铺着的一块块彩色的地毯。“红消香断
有谁怜？”花开花落，是世间常事，哪有
只开不落的花？樱花过后便是秋桐花、
槐花、月季花，一茬一茬地开着，就像这
座充满活力小城一样，月月都有新的变
化，月月都有新的故事。

花嫁春风无须媒。春将老，物华休，
休言春空，看那枝头。满山遍野的果树，
花谢处，已挂满了一串串青涩的小果
果。树巅布谷声声。田野里，万顷麦田
正在孕育着大地的丰收。整个大地，呈
现的则是一片喜人的景象。

春天是很美的，从疫情里走出来的
春天显得尤其壮美。心中有美，方可见
美，心里没有阳光的人，再美的春天也没
有色彩。但是我们要感恩春天，拥抱春
天，因为春天给我们带来的不只是希望，
还有我们的幸福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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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这些场景，你是否似曾相识？
明明锁了门，却要不断检查确

认；明明已经准备就绪，开会发言
依然满头大汗；每天早晨都希望太
阳没有升起；每次与人见面，都希
望约会突然取消；总是惴惴不安，
却没有明确的原因；总希望空闲多
一些，但真的闲下来又惶恐不已；
已经很努力了，依然担心做得不够
好；永远觉得自己是不被大家喜欢
的那个人……

作为现代人心理健康重大隐
患 之 一—— 焦 虑 ，已 悄 然 成 为 很
多人挥之不去的情绪标签。甚至
发展成心理疾病，严重干扰人们

的工作与生活。但大众对焦虑的
认识却少之又少，哪怕长期被焦
虑折磨，却不知道该如何求救和
自 救 ，觉 得 无 所 谓 ，甚 至 难 以 启
齿。这样的想法只能让焦虑来得
更加肆无忌惮。《焦虑日志》是知
名英国心理学家柯瑞妮·斯威特
的 新 作 ，英 国 心 理 学 会 BPS 推 荐
图书。该书主旨就是帮助大众充
分了解焦虑，区分自己的焦虑等
级。日志式的内容展开，自然贴
合循序渐进的“舒焦”方式，带你
不疾不徐地走出焦虑困境，重拾
平和内心，让你能够更好地追求
和享受你想要的生活。

新书架

♣ 田果

《焦虑日记》：带你不疾不徐走出焦虑困境

春风

春风一来，雨就来，泥就来，你就
会摔跤，花儿竞相绽放，小女子们站在
天井当院里梳妆，所有的虫子活跃起
来，宣麻拜相，万几宸函，一刻也不得
消闲。

春风是抓不住的，邻家小童，尚在总
角之年，拿一只碗，站在庭院里装春风。

我不知道春风是什么颜色？如
果 是 我 掌 管 季 节 的 神 仙 ，一 定 辅 以
春天彩色，而给春风一团黑色，为何
选 黑 ？ 不 是 黑 心 烂 肺 ，更 不 是 黑 白
无常，是因为黑也有黑的妙处，春风
总 是 在 不 经 意 间 溢 满 全 身 ，尤 其 在
黑暗里，你睡着了，做着春的梦，而
风不请自来，布满周遭所有的神经，
所以，风就是黑色，黑的白，黑的彩，
黑的恰到好处，黑的名正言顺、不可
一世。

我站在大堤上望着春河。我看到
了春风，从最东边的淤泥处生成，毫无
顾忌地向西边进军，像一个战士，悄无
声息，却凛然正气，不管人间是与非，
更不会招呼哪个人是黑与白，丑与俊，
更或者不理会哪个人有钱。春风不是
势利眼，不会选择功与过，她只是走，
只是跑，像个少女，裙摆扫到哪儿，哪
儿就是春天。

春雨

我不喜欢春雨。
尤其是孩提之前。
不喜欢的原因多种多样，就好像

孩子不喜欢上课一样，有一千个伤心
的理由。

太缠绵了，反而让人心绪不宁，就
好像处在革命的风暴眼中。

不喜欢的东西，你总不能躲避，躲
避不是办法，你与爱人一直争吵，吵了
一辈子，还得坚强面对。

只是选择适应，我忽然间成了达尔
文的拥趸。

我最喜欢躲在不太泥泞的小树林
里，不撑伞，看树上不知名的鸟儿闹
春雨。

它们总是精力旺盛，从来不用吃难
喝的中药，它们用大自然的馈赠，将自

己养成了白白胖胖，然后在春雨中尽情
呼吸鸣叫。

雨中的小河魅力四射，一群鸭子尽
情地挥墨拨毫，它们的书法没有被岁月
收藏；鱼儿醒了，还没有从饥饿难耐的
冬日里稍微补偿，但被一帮抓鱼的小孩
子们收入囊中，成了珍馔。

我站在雨中玩水漂，一颗石头子，
在河中像箭一样飞过，这是关于人类的
把戏，浮光掠影，就好像我们的人生，虚
虚实实，虚的反而招人喜欢，实在了反
而让人嫌。

春花

秋月应该是春花的情人。
或者是被爱情女神配错了的爱人。
我幼时曾经无邪地问过老师：春花

为何配秋月，风马牛不相及。

老师诧异地低下头，我以为他认输
了，后来才知晓是他的鞋子破了，回答
不上来，他告诉我：我不是无邪，你问天
真先生吧。

哑然失笑后，我感觉春花是夤夜钻
过来祸害人间的精灵。

历来太过于妖冶的东西，或者倾国
倾城，或者是姹紫嫣红，都是毒蛇或者
猛兽。妲己是妖，也是花，花太漂亮了，
反而惹人讨厌。

而春花，就这样在季节的轮回中，
在春风后面，不可回避地来到了人间。

花的种类太多了，光在春天开放的
品种就不计其数，因此，我一直想季节
女神过于不公平了，为何不让秋天也有
花，冬天也应该妻妾成群、名花有主。

李白喜欢春花，他说：春风送暖百
花开，乘春绽金它先来；火烧杏林红霞
落，梨花怒放一树白。

看来，越是狂妄的智者，越是喜欢
与春天打交道。

年近不惑，忽然想想自己仍然活在
春天里，就不该不满足，不该用功利的
眼光评判自然与社会的是与非。

在那个烟消云散的下午时光，我准
备了三只碗，收集关于春天的种种诺言。

一只收了春风，春风暖人，温暖岁月；
一只纳了春雨，如金似银，滋润心田；
一只藏了春花，花团锦簇，烟火人间。

人与自然

灯下漫笔

迟日江山丽迟日江山丽
春风花草香春风花草香（（书法书法）） 马俊明马俊明

♣ 张志峰

何处寻得春方好

春之三碗

结识一棵树
♣ 时兆娟

♣ 古保祥

诗路放歌

草莓红了
草莓地里的亮点
愈发突出
一串咯咯咯的笑声
撒了一路

茂密的绿伞下 闪开
一条条缝隙
由阳光、清风
过来串门

一群小红人儿 悉心研讨
新童话的脚本
交头接耳。一副自然、纯真
的乖模样

一根手指就是一根撩拨棒
一次迅雷般地采摘
无异于针灸、推拿术——

在阵痛与倍爽的激灵雨中穿行

芦荟
芦荟开花，出乎意料
及至意外
绽放于同事办公室的窗台
我惊讶地读到
一株塔状库拉索芦荟
绽放里的骨质
并不亚于北中原
一位诗人眼中的引力
惺惺相惜 可以无界别
交流 互通
用夕光再造一江春水
使蒙尘的心 拥有
浣洗之幸

摘草莓（外一首）

♣ 李志胜

冯氏倒泰然如常，做什么都
是端端庄庄，浑身的拒人千里，让
他密密麻麻的话凝聚成团，挤在喉
头说不得。而贻海偏又是吃软不
吃硬的性子，她越是如此，他越是
百爪挠心，非要弄个清楚不可。冯
氏如何看不懂贻海心中所思所想，
但他心里有鬼，冯氏便是照妖镜，
照得他那点心思无处遁形。几次
尝试之余，贻海心灰不已，这女人
实在难以捉摸。在他看来，女人被
占了便宜，往往男人不认账，而那
晚明明是她主动过来的，也明明有
过蚀骨销魂，如今不认账的却是冯
氏；不但她不认账，还想捎带着让
他也不认。贻海本不是喜欢纠缠
的人，但天天大门不出，实在是百
无聊赖，奕雯跟炮仗似的一点就
着，他也无心去招惹她，那就只剩
下一个冯氏，还能说说话、逗逗趣，
以解无聊。冯氏倒也坦然，说话也
行，逗趣也行，就是不准他撩拨，一
听他话锋不对，便闭上眼，摸出念
珠来诵经。

贻海也是信天主的人，当然
知道这是忏悔经，一时哭笑不得。
如果冯氏矢口否认，又何必忏悔？
既然在忏悔，自然是有可兹忏悔的

过错。贻海便饶有兴致地听她念
完，又想撩拨，不料冯氏一手抓着
念珠，一手探怀，掏出一物握于手
中，明晃晃赫然是那把剪刀。贻海
再不敢轻狂，讪讪又坐了会儿，起
身逃开。于是又过旬余，奕雯每日
拆枪擦枪，冯氏每日诵经磨刀，贻
海左右不敢靠近，索性终日躲在房
里睡大觉。到了九月初九，正是重
阳佳节，早上吃过冯氏烙的热饼，
贻海起身又要回屋，却被奕雯叫
住，道：“我说赵长官，今天是重阳，
好歹弄点菊花酒来喝，可好？”

贻海一愣，还未来得及回话，
冯氏笑道：“小姐那酒量，一两杯就
要倒的，怎么自己上赶着要喝酒？”

奕雯苦笑道：“姨娘别笑话我
了，年年重阳，我爹都要把一家人
聚起来，喝酒赏菊吃蟹的——如今
困在这里，生不生，死不死，再没两
口酒喝，真是没什么盼头了。”又朝
贻海道：“赵长官是在北平念过大
学的，读没读过马东篱的《夜行
船》？里面有讲重阳节的。”

贻海便笑道：“那曲子太长，
谁能背得下来？重阳节那几句还
依稀记得——和露摘黄花，带霜烹
紫蟹，煮酒烧红叶。想人生有限

杯，浑几个重阳节？——是这几句
吗？”奕雯点头道：“这倒让我刮目
相看了。这首曲比他的《天净沙》
名气小很多，你居然也读过。”冯氏
道：“我不识字，倒也听得有些酒意
了。小姐，你若能再讲几句，我便
给你弄酒来。”奕雯便道：“这有何
难 ？ 马 东 篱 还 有 一 首《行 香
子》——过了重阳九月九，叶落归
秋，残菊胡蝶强风流——”贻海拊
掌笑道：“劝酒，劝酒。”奕雯一怔，
随即大笑起来。冯氏在旁奇道：

“我还没拿酒，你们怎么就跟喝上
了似的？”随即明白过来，笑道：“我
晓得了，这后两句就是‘劝酒，劝
酒’吧？”奕雯含笑颔首，于是三人
一起笑在当场。

原来沈宅后院的夹壁墙里，
着实藏了几坛酒，也不知什么年
份，冯氏让贻海取来，趁着炉火尚
温，又炒了一盘豆芽一盘蒜苗，权
作下酒之物。苦于市面凋零，买不
来什么新鲜菜蔬，豆芽蒜苗都是冯
氏这几天自己生的，虽长得参差不
齐，却也是生机盎然。三人围坐一
桌，边喝边聊，不知不觉已是中午，
冯氏说干脆连午饭一起吃了，便开
火添煤，使尽浑身解数，又弄出点

红薯、面食之类的佐酒。奕雯的确
不善饮，却又抢着喝，一边喝一边
拿着掌心雷舞来舞去，吓得冯氏花
容失色。贻海自是懂行，见三重保
险都关着，无论如何也不会走火，
便自斟自饮，看着她们微笑。奕雯
又饮了几杯，直到面如绯霞，她喃
喃讲着什么，忽地推桌站起，也不
言语，摇摇摆摆便朝外走，跟风过

柳条相似。贻海和冯氏都看得呆
了。就这么一愣神之际，奕雯手扶
门框，软绵绵晃着倒下。冯氏惊呼
一声，忙上去搀她起来，又走没两
步，奕雯哇一声吐了冯氏一身，贻
海赶紧上去帮忙，奕雯已是醉得七
荤八素，顺便也弄了他一手一袖的
秽物。贻海和冯氏顾不得许多，把
奕雯搀扶进房间，放倒在床上，冯
氏给奕雯解了外衣，盖上被子。贻
海早退了出去，站在门口，看着身
上黏腻腻的脏东西，哭笑不得。好
端端地喝场酒，刚喝到心里痒痒，
便喝倒了一个，确是有些扫兴。贻
海待了片刻，起身到杂物间，脱了
脏衣服，翻来倒去找不到替换的，
这才想起军装被冯氏烧了，衣服都
是捡的人家贾先生的，也就两三件
能穿，昨天还都被冯氏给洗了，眼
下竟是无衣可穿。贻海不由苦笑，
秋高已凉，他只得披了条毯子，赤
着上身，到院里盛了盆水洗衣。贻
海自幼生活优渥，没做过洗涮缝补
的活计，年长游学从军，多少会了
一些，总归是笨手笨脚，盆边水洒
了一地。正狼狈间，却听见有人
笑，回头看去，却是冯氏站在檐下，
一手捂了口，一手垂在腰际，笑得

身子颤颤巍巍。贻海皱眉道：“被
你家小姐弄成这个样子，你做姨娘
的，还笑？”

冯氏笑道：“你这么坐着，倒
像个披了袈裟的老僧。”

“我佛慈悲。”贻海摇头道，
“赶紧让国军打回来，让贫僧脱离
苦海吧。”

冯氏笑得更厉害，轻摇小脚，
来在贻海身边，挽袖推了推他，道：

“这点事，还是我来。天凉，你去房
里待着便好。”

贻海站起，让给冯氏去洗，却
也不走，裹紧了毯子，在一旁看。冯
氏刚刚换了衣服，好像还用洋胰子
洗了手脸，一股暖香袅袅婷婷，弥散
在两人之间。贻海悄悄用力吸了一
口，竟如烟花三月的浓浓春意。冯
氏一边垂头洗着衣服，一边笑着不
语。两人一站一坐，谁都不言声，只
有盆里水声沙沙。就在此刻，院外
忽然有人敲了下门，声音不大不小，
传进来分明是：“继续永守。”

贻海一怔，明白外边是牛少
校。他身子一抖，顾不上跟冯氏说
什么，径直快步跑到门边，低声回
了句：“亲爱精诚。”话音刚落，他便
打开了门。门口站的果然是牛少

校，一身长衫，戴着礼帽，寻常买卖
牙商的打扮，门开一线就闪身进
来，贻海忙关门上闩，急切道：“好
多日不见，你怎么样？”

牛少校机警地四下扫了一
眼。冯氏早吃惊地站起来，两手还
湿淋淋的。贻海这时才觉出不雅，
他赤身披着毯子，冯氏洗的又是男
人的衣服，怎么说都难掩春情。冯
氏自然也想到这些，急匆匆朝牛少
校道个福，转身朝房间里跑去。冯
氏小脚慌乱，转身时还踢到了小板
凳，一副心虚至极的窘态。贻海本
能地追着她的背影，直到进了屋子
才收回视线。旁边牛少校想笑又
不敢，尴尬地嗯了一声，道：“赵科
长，这几天也还好吧？”

贻海猛醒过来，怎么想他的
话，都觉得别有深意，只得苦笑着一
叹，道：“算是好吧，整日苦熬，只是
没死而已——你这是从哪儿来？”

牛少校低声道：“城外。”
贻海忙道：“有何消息？”
牛少校伸出两个指头，道：

“最快明天，最迟后天，就要反
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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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里店有棵娑罗树！
很早以前，我就不止一次地听

人说过。说话的人意犹未尽，还会
继续补充：“传说世上只有两棵娑
罗树，另外一棵在月亮上。”

在月亮上？那大抵是遥望夜
空，捣药的嫦娥身旁，树影婆娑的
那棵树啰？能和嫦娥比肩而存的
树，肯定美得不可方物，相当值得
一看吧！我自此心里有了执念。

翻山越岭，临河前行，我们终
于又一次站在了娑罗树下。

我 围 着 娑 罗 树 ，来 来 回 回 地
转。把我贪婪的目光注入树根、树
身、树枝，来来回回地搜寻。

娑罗树好能沉得住气啊！万紫
千红都在闹春，只有它还是睡眼惺
忪的困模样。褐色的树皮，还像冬
天劳动的糙手般皴裂着，隐忍着。
枝枝杈杈，还是冬天般寥落着，秃裸
着。再次仔仔细细地看，才终于看
到，每一根小树枝的尽头，露出了一
个个小小的苞。

这哪里是我想像了无数次的叶
影婆娑、流苏垂垂的景象？分明是
一颗未曾苏醒、慵懒的迟钝灵魂。
我这么殷切地远道而来，它竟波澜
不惊，是不愿来赴我的爱恋之约吗？

灰黄石质的怼谷窑还放置在原
来的位置上，静静地！几位老人依着
不远处一栋老房屋的半截石砌墙裙
上看着我们，像是许多年的老邻居那
样熟稔。直到我失望地停下脚步，询
问他们关于娑罗树的故事。几个人
才七嘴八舌向我们回忆起他们年少
时钻树洞的快乐：孩子们就从粗大的
树根形成的洞里钻过来，钻过去，月亮
如银，洒在身上，风把他们欢快的笑声
传到很远。娑罗树上那些成串的白
色花朵和手掌样的树叶，在月影下特
别美。他们生怕我不相信，急切地告
诉我：“你等四月里来，那时候满树的
花朵雪白，每个小树枝的尽头都有一
串，离老远都能闻见香味。我小时候，
傍晚贴在树皮上，老树就像老年人累
了一样，发出‘哼啊哼啊’的声儿，听着
十分好玩……”说着童年，那些苍老
的面庞上，竟出现了孩子般的红润和
笑容。

他们的笑容突然间让我释然
了。是的，为了结识这棵树，我做
了很多的功课。娑罗树并非世上
只有两棵。这是一种热带植物，原
来 产 在 喜 马 拉 雅 以 南 的 丘 陵 山
国。在南亚热带和北寒温带交界
的方城，这的确是很稀少的一种存
在。但在许多寺庙都植有娑罗树，
比如北京的潭柘寺，更冷，更远，因
为娑罗树是一种佛门圣树。它的
树叶就像手掌的形状，多为七个叶
片，所以别名七叶树。它的花朵形
状好似塔状或烛台。每当花开，犹
如手掌般的叶子托着一座座宝塔，
又像供奉着一盏盏白色烛台。

老人热情地邀我们回头再来看
娑罗开花。我粲然一笑。美好的东
西往往太过短暂，娑罗树的花期也是
如此。我未必能在开花的时节刚好
到来。佛法教人放下执念，要顺遂自
然万物，才能活得通达舒展。过分执
着于形，其实会少掉很多乐趣。

那么，再次来或不来，又有什
么重要呢！即便不能看到它的花
朵，能够遥望枝头，想像着自己是
那浴着月色追逐的少年，在自然空
灵的召唤下，能够暂且放下庸俗，
有片刻的放空，用七叶状的手掌，
提着宝塔状的花朵，行走在清涧旷
野，那该是一种怎样美好的梦境？

真的，想一想，只是想一想那
叶影婆娑、流苏垂垂的梦境，便觉
得是那般的美好！


